瑪波羅教會家訊  主後2002年11月23日

【報告事項】
一、本週聚會﹕(11月23日~12月1日)
星期 時間  
   
聚會  

  
  地點  

主日 10-12 AM 

擘餅及交通聚會
 
Marlboro School

一   8:30-9:30 PM  
禱告聚會  

馬劍濤弟兄家
六   10:00-11:30 AM
特別聚會(一)       
楊震宇弟兄家
六   6:00-9:30 PM  
愛筵及特別聚會 (二)  Marlboro School

主日 10-12 AM

擘餅及特別聚會(三)   Marlboro School

二. 感恩節特別聚會將由朱永毅弟兄釋放信息，請弟兄姊妹出席。

特別聚會主題: 健康的教會生活

(1) 我們的異象
(2) 信心的生活

(3) 相愛的生活

【禱告事項】
一﹑為福音朋友代禱。
二﹑為病痛中的聖徒代求﹕陸維德弟兄。 

三﹑為目前找工作的弟兄姊妹禱告。
四﹑為感恩節特會禱告。
五﹑為十二月福音聚會禱告。
【家訊信息】:在愛中建造

我們現在要來看肢體與肢體之間當如何盡功用？

在所有的使徒中，似乎保羅最先看見主和祂子民的關係，就像身體與肢體一樣。保羅對教會的這種看法，與他得救蒙召時，主對他所說的頭一句話：「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穌」(徒九5)，有密不可分的關係。逼迫信主的人就是逼迫主耶穌，人摸祂的門徒就是摸祂；這些話向保羅開啟了教會的奧祕，使他對主的事有了新的認識，而當主在地上時，這些話僅只是隱藏在祂的傳講之中。

主並未叫這啟示停在那裏，祂不許可保羅停在屬天的奧祕裏；這啟示實際的結果乃是緊接來的命令：「起來，進城去，你所當作的事，必有人告訴你。」必有人告訴你──離了這些他從前所逼迫的門徒，保羅就毫無辦法，也永遠無法知道。若不在這活的教會的根基上，主自己並不會告訴他要作甚麼；祂不會支助一項僅僅屬乎個人的呼召和工作，因為個人主義是有罪的，它會傷害基督的身體。

因此保羅到了大馬色，在那裏等候了很長的一段時間；起初並沒有人來。在黑暗中度過了三天後，終於來了一個人，但是所來的也不過是一個「門徒」而已。從路加這簡單的稱呼，我們得了一個結論：亞拿尼亞雖是一位熱心可敬的人，卻也只是一位平常的弟兄，他身上並無甚麼特別之處，使他有資格來幫助這位命定要成為大使徒的保羅；但也正因如此，教會的奧祕對保羅才成為實際。

同樣地，在亞拿尼亞這方面，根據他所聽到大數掃羅的名聲，他有充分理由感到害怕，但因他心中神聖恩典的奇蹟所造成實際的表現，才使他對掃羅的稱呼，由「這人」(徒九13)改口成了「兄弟掃羅」(17節)。耶穌已經解決了仇恨，他一切的恐懼都除去了，亞拿尼亞簡單的動作(指按手)表明出兩人在一個膏油下新建立的合一，他那親切如弟兄般簡短的問候，也說出了保羅被宇宙教會(或作普遍教會)中另一個肢體所承認。他們在一個靈裏傳達並接受了神預定要影響全世界的指引(徒廿二14~16)。

在保羅的著作中，他提到兩種對於身體略為不同的看法，一種是在以弗所書，另一種是在哥林多前書；前者叫人看見教會在諸天裏，後者叫人看見教會被堅固地栽種於地。以弗所書中的教會(它的全部)是身體，但是保羅卻對哥林多信徒寫道：「你們是基督的身體，並且各自作肢體」(林前十二27)。如果我們像許多人一樣，將以弗所書看為一本教會間傳閱的書信，這也許能幫助我們來解釋為何保羅在此一直用廣大的、宇宙性的說法，不斷地注意到基督的身體。至於哥林多前書乃是寫給當時希臘某一個城鎮教會的信，它給我們看見，那身體在地上某一個地方顯出功用，正如我們人身體顯出功用一樣。

我想，這就是哥林多前書十二章二十一節的解釋：「眼不能對手說，我用不你，頭也不能對腳說，我用不你。」我們要謹慎，不可誤解保羅在這裏的意思，基督的身體，無論是在天上是──宙性的，或在地上地方性的，都只有一個元首，就是基督自己(弗四15)。保羅並不是說眾教會各有各的頭，因為要是這樣，在身體裏就會產生分裂，分門別類。他在哥林多前書是用人的身體作比喻，說明基督屬天永遠的身體，在地上顯出時的一些實際原則。正如同頭不能少了它最小的肢體，同樣地，一個單個的肢體也不能缺了別的肢體，基督也是這樣。

因此在哥林多前書裏，主要不重在說到神永遠的旨意，而重在人對神旨意的責任。前者是不可少的，因為少了它，沒有人能盡功用。但是真正的問題，在於我們是否將所看見神屬天的旨意帶到地上來，並實際的用在我們的日常生活中呢？

同時要持守住以弗所書和哥林多書的真理是難的，單接受以弗所書屬天這一面還較容易；我們的難處大半在哥林多書，對那些單單看見屬靈屬天這面的人，就覺得這封書信太重於實行了。正因這樣，他們就有每遇實行上的困難時，就想逃避的危險。他們設法避免過分的推論和研究，並像奴隸般地遵循新約中教會生活形式和制度的實例，因為他們僅以為這只是一種沒有生命的翻版。

因此，他們的眼睛就只好單注意以弗所書所說的榮耀屬天的教會，結果卻落入相反的錯誤裏──就是叫異象「屬靈」到一個地步，即使不是全部，也差不多成了不實在的。

哥林多前書十二章是一段非常簡單的話，也許就是由於它是那麼簡單，它的意義竟被許多人所忽略。這裏所說的不單是屬天的，也不單是屬地的；而是既屬天卻又是表現在地上的。那在諸天裏的身體被啟示出來的目的，是要自然地產生非常實際的結果，這些結果才是那裏所要表明的。

神的原則乃是道成肉身的原則，(我們要小心使用「道成肉身」這四個字，把教會與「道成肉身」的主，作過多的比較，是件不智的事。)神要(認真說，神不只要，對於神乃是不可缺少的)透過在地上的表現，叫人看見屬天的生命，不是藉天使或靈，乃是藉人；不是一些模楜想像的事物，乃是用一個真實而又實際的形態。活在以弗所書諸天的境界中固屬有福，但請記得，那位寫以弗所書的使徒也寫了哥林多書。神的性情要求祂宇宙、屬靈、屬天的教會，要在眾地方教會中有她在地上的表現，這些教會要設立在許多比異教的哥林多城更黑暗的地方。然而由於有這個地上的表現，人總是常常容易帶進他們的意見，用人的手來安排。他們找藉口說「有時候我們必須屬地一些」！但在哥林多前書十二章告訴我們，就是在這樣屬地的環境裏，教會還得在屬天身體的原則裏來實行，因為地方教會不僅僅是一個外在的形式，她實穄上正是基督今天在地上的一個真正彰顯。「你們就是基督的身體」。在哥林多這地方，你們哥林多的信徒們蒙召，就是為成為在實質上整個的身體。
【承接責任】我們要來看哥林多前書十二章，如何說到身體顯出功用的生活。從十二節細細的一直讀下去，我想我們能看出支配身體生活的四項簡單定律：

第一律是在十五、十六節：「設若腳說，我不是手，所以不屬乎身子，它不能因此就不屬乎身子。設若耳說，我不是眼，所以不屬乎身子，它也不能因此就不屬乎身子。」換言之，你必須照你所是的來盡功用，而不是照你所想要是的。因為你不是別人，所以你沒有地位拒絕你所是的；好比腳說：「我已決心要作手，因為我不能作手，所以我就不走。」這一種拒絕，是出自一種和別人比較的心理，而只有個人主義者才喜好和人比較。

這一直與人比較的習慣，顯明一件事，就是我們尚未看見基督的身體。因此，請你告訴我，到底那一個肢體比較好？是腳還是手？稍微想想就知道根本無法作一個比較。它們在身體上的功用不同，並且每一樣在身上都是同樣的需要。可是好些人都輕看神的恩賜，由於他們不能成為他們所羨慕的某項肢體，他們就根本拒絕他們的地位；也許他們以為一切的職事，從頭至尾都是應為人所知的，人可看得見的，由於他們沒有可在公開場合中盡功用的恩賜，他們就甚麼都不幹。

這正好與主耶穌所講僕人與銀子的比喻一樣(太廿五14~30)，一個僕人有五千，一個僕人有二千，但是整個比喻的重點是在那有一千的僕人身上，問題出在那有一千的人埋掉他的一千銀子。「既然我沒有五千，也沒有二千，我的一千有甚麼用？既然我不能有顯著(眾所目睹)的服事，我真的還有用處麼？既然別人能在會中禱告得那麼好，我在會中閉口不言豈不是對的麼？既然不能身居高位，因此我甚麼位也不居，又有何妨呢？」

但那個比喻教導我們，如果兩千可以變四千，五千可以變一萬，一千也可以變兩千。我們乃是藉盡功用來認識生命(或怍「發現生命」)，教會不易長進的主要難處並非來自五千的肢體，大都是由於那有一千的扣住那一千而來的。整個身體的生命因這些一千被埋沒而受到虧損，變得貧窮。

如果我們一旦認識這屬天的身體，我們即或在其中只有最小的一分，也該歡喜。如果因我們只有一千而拒絕盡功用，這顯明我們在神旨意之外的要求與野心，或者更差的是顯明我們不滿意神的旨意，我們不要這樣！如果是祂喜歡使我成為最大的──讚美主！相反地，如果祂使我成為最小的──我也一樣讚美祂！我是一隻手或腳麼？我樂意安分於此，我完全滿意祂的分配，甘心樂意在祂所安排的範圍來盡功用。如果我接受祂的恩賜而善加運用，一千可以長成二千，並且非常快的就要成為五千，甚至一萬。

保羅說「勉勵灰心的」(帖前五14)，原文的意思是「勉勵那小魂的」，我們要勉勵那有一千的，不是基於他恩賜的大小(事實上並不大)，而是因聖靈內住在他裏面；他指望的根據乃是神自己。我有一位非常親近的同事，在他未重生以前，被朋友們公認是出奇的遲鈍，幾乎可說是愚笨，但是當他被神得之後，聖靈就開始在他裏面作工，兩年之間，他已露出一些跡象，能成為一位聖經教師，現今他已成了在中國最有恩賜的聖經教師。

因此，盡功用的第一律，就是運用神所賜給我們的那一分。我們不可推託說，「這裏不需要我」：我們也不應該為得靈裏的更新而帶聖經和筆記，隱退到一處安靜的所在，夢想一些將來的職事，要知道這樣做，僅只是在逃避跟前的責任吧了；也許我們的肉身會因此恢復精神，但是我們的靈並不能藉此更新。不！真正的方式總是用我們的恩賜來服事人，這樣作，我們便發覺自己得了餵養。請大家回想主耶穌在井邊的故事：祂餓了，因為祂已經打發門徒去買吃的；祂也渴了，因為祂曾要求撒瑪利亞婦人給祂水喝。但是當門徒回來的時候，祂能宣告祂已經吃過了；藉遵行神的旨意，服事一個有需要的靈魂，祂便得了力量。

身體的交通總是雙向的──受與施。單想接受並非交通；也許我們不是傳道人，但是當我們來敬拜時，卻要帶我們所有的來，講者就必定從聽者得到幫助。單單坐旁觀是不行的，我們必須有給別人喝的，並不一定用講的，也許藉安靜的禱告。如果我們只坐聽，也必須在靈裏，而不是在自己裏。

「作工直到我來」，這句話說出了我們於所在之處，得了一個何等重大的職事！所託給我們的一點工作，乃是為身體的，因此不容我們去嫉妒別人。我們不可與人作比較，埋怨弟兄說，「神用你而不用我」，我們想要像彼得那樣得靈魂麼？請記得，有十一個人與他站在一起。雖然彼得是出來說話的，但他永遠不敢說「我救了這些靈魂」。
所以，身體上的每一個肢體都有一分職事，而每一個肢體都是被召在主所指定的地方來盡功用。如果榮耀是屬祂的，無論誰做工，又有何不同呢？我們必須回到神安排給我們的地位，才會有正常的成長，不要盼望退下來能帶來長進；「我就害怕，去把你的一千銀子埋藏在地裏」，這樣作是不會讓主得榮耀的。
【接受限制】盡功用的第二律可在十七、十八節找到：「若全身是眼，從那裏聽聲呢？若全身是耳，從那裏聞味呢？但如今神隨自己的意思，把肢體俱各安排在身上了。」這裏所表明的原則，就是在教會生活中，我們總要留下叫別人能盡功用的餘地。

說得直率一點，就是不要一手包辦，也不要身兼數職；沒有一個有見識的人想要見到全身只有一種單調的功用。全身都是眼是不合情理的，眼睛想作全身的工作也不合情理。主命定在身體中有它的多樣性。有耳、有鼻，也有眼、有手，都不是劃一的，當然也不是一個器官壟斷一切。這樣看來，如果前一原則是為那些退縮的人，這個原則乃是為那些太過的人，就是那些想要作全身一切的人；對於這樣的人，我再說，不要一手包辦，也不要身兼數職，要知道你並不是一切。

有些人來參加禱告聚會，只能自己禱告，他們不能聽別人禱告。他們要帶頭禱告，卻不願跟別人禱告。他們要別人聽，並且喊「阿們」，而他們卻沒有耐心去聽別人，去「阿們」別人的禱告。他們盼望他們的那一分成為聚會的高，他們是個人主義者，甚至當他們與人一同禱告的時候也是這樣。在與人的交談中，他們也表現出個人主義。他們只能談自己和自己的工作，談到別人的工作時，他根本聽不進去，他們總要打斷人的話，插進一些關於他們自身的話，他們缺了接受的能力。在基督徒的工作上個人主義是一個令人感歎的徵象，那就是說我們的工作，我們的職事變得那麼重要，以致我們沒有興趣聽別人所作的。

今天在基督的眾肢體中，有許多的挫折與損失，往往是因為我們中間一些資深的神僕不願意讓別人來盡功用。好比我們從主受了一個職事，就認為自己要擔負別人的發展、長進的全部責任。我們卻未瞭解這樣作，反而攔阻了這些人的發展。這個錯誤是許多失敗的根源，甚至造成了分裂，而它的不良影響尚不止於此。

假定我遇到一個道理上的疑難，使我陷在迷霧中找不到解答，那我該怎麼辦？我是自己來決斷呢？或是去找位有解經及教導恩賜的肢體，將我從道理的迷霧中領出來呢？如果照前者行，我就會為一個新的不同的道理開了門，因為一切不同的道理都是由此產生的。這樣，不但沒有相信主藉祂教導的肢體來解決我的問題，讓別個肢體在這事上為我盡功用；反而極可能使我們兩個人發現不同的，甚至是相抵觸的教訓。比方說，如果一位傳福音者，也負起教導那些因他而得救的人的責任，就非常容易發生這樣的混亂。我應該好好服事，但是當我盡了我的功用，就應該馬上站在一邊，空出地方來給別人；因為身體的首要原則乃是「栽種的和澆灌的都走一樣」(林前三8)。

作為一個肢體，我必須預備接受別的肢體所供應的，我自己必須甘心地受限制。教會在禱告麼？我必須預備好保持安靜，留機會給那些「較軟弱」的去禱告。我有講道的恩賜麼？我必須學習坐下來聽別人的，不論我的度量是大是小，作為一個肢體，我不敢越過這度量。因為十字架的記號是印在一切過大者的身上，就是身體以外的東西身上。我必須甘心樂意受限制，只在我的範圍之內事奉，讓別人在他們的範圍裏服事。我必須因別人向我盡功用而快樂，並且接受他們所給我的幫助。
【尊重別人】第三，我們要來讀二十一、二十二節：「眼不能對手說，我用不你，頭也不能對腳說，我用不你，不但如此，身上肢體人以為軟弱的，更是不可少的。」簡單說來，就是永遠不要想去切除別的肢體。不要以為我們能有元首的身分在身體中，便隨便處置其他的肢體。一個肢體的軟弱或幼稚，並不構成被切除的理由(在與罪惡有關的事上，教會當然有權來管教，這點以後再談)。我們不能對另一位說「我用不你」，反倒我們發覺，從那些按我們天然所不尊重的肢體身上，反而更能學到好多是我們所缺的。也許我們必須常常向那些易於被輕看的人要求禱告的幫助。噯！我們竟會感到這樣將會貶低自己，甚至有失我們屬靈的身分。但是主卻肯定的說，即使是一個最軟弱的肢體，祂也為他預備了一個地位，且能使用他。

幾年前，我遇到一生中極大的難題；這件事關係到我個人在事奉上想得聖靈澆灌的問題，我一面深覺需要，另一面又有一點道理上的困擾。然而無論我怎樣盡力禱告；好像主既不願答覆我的問題，也不願指示我進入這個經歷的路。我知道祂定規會給我看見些甚麼，可是我卻搆不上；我覺得必須把這一件事弄清楚，否則我無法再往前。若說這是我整個職事的關鍵所在，我想一點也不為過。

那時我被主打發到中國比較偏遠的地區傳道，遠離了其他神的僕人們，無疑，那裏有人有需要，也有人肯接受。但是總是缺了一點東西，我講道缺乏能力，也很少果子。而神所要給我的似乎我又得不到。我沒法單獨過這一個關，那時我最需要的就是交通。

但是那裏去找呢？不錯，那裏是有一些簡單的信徒，一些鄉下人，我一直生活在他們中間；但我覺得，他們對主的認識太少，在我所面對的問題上，他們一定幫不了我。幾乎沒有一個人有足夠的基礎，能清清楚楚地在這事上為我禱告，所以一定不可能帶我過這個關，我忘掉了主的身體。

末了，我到了走投無路的境地，除了請求那些鄉民幫助外，再也沒有別的辦法了，於是在我的請求之下，這些簡單的弟兄們來看我。我把所有的難處都告訴了他們；他們也為此禱告，就在他們禱告的當兒，亮光來了，這事無須解釋，難處解決了，一勞永逸的解決了；從那天開始，祝福就如潮水般地湧流。

的確，神常常把我們帶到一種境地，叫我們無法單獨通過。一個自認「神與我(同在)就夠了」的人，事實上是攔阻了祂。那一天，主教導我，叫我看見這些身體上看來是軟弱的肢體，對祂而言真是寶貝的。
【保守合一】第四律，二十四、二十五節告訴我們說：「但神配搭這身子，把加倍的體面給那有缺欠的肢體；免得身上分門別類，總要肢體彼此相顧。」使徒在這段話結尾時所說的，就是要斷然棄絕分門別類，絕不容許發生這種情形，因為神的旨意乃是在身體裏不可分門別類。

在前幾章裏，我們曾用一般的講法談到合一，在天上教會是不可分的，讚美神！她永遠是一。但在地上，教會的合一卻能受到侵害。就她屬天的生命說，這身體是人侵犯不得的；但就地上的功用說，可悲的是，她不僅能被人摸，甚至被肢解；正像在哥林多所充分表明的光景。保羅斬釘截鐵地定罪這樣的情形。

那麼到底甚麼是實際合一的祕訣呢？關於這個問題，這裏有兩句話。因為「我們不拘是猶太人，是卡利尼人，是為奴的，是自主的，都已在一位靈裏浸成一個身體，飲於一位靈」(林前十二13原文)；「身體只有一個，靈只有一個」(弗四4)。這兩句話所啟示的乃是身體與那靈之間特別的關係。那靈(就是那隱藏的實際)彰顯時的相配部分，就是身體。身體之所以是一，乃因為那靈是一。請記住，聖靈是一個「人」，而你不能把一個人分開。「神配搭這身子」，因為這一個身子要來作這一位靈的彰顯。在那靈裏總是合一的。這件神聖的事實是確定不移的。唯一的問題，乃在於我們一直竭力保守這合一麼(弗四3)？

在未進一步說到聖靈和身體以前，讓我們提醒自己：屬靈合一的起點是生命。你也許已經留意到，前面所提及的四大原則，事實上都不是命令式的，這些原則是使徒在哥林多前書十二章說到身體是怎樣的時候，藉對人身體上生命自然的彰顯和成長，來描述這四個律。這是非常要緊的，它叫我們想到生命的一個重要特徵，就是生命的知覺。

所有動物的生命都有它的知覺，但對於從神來的生命，在這點上尤為真實。那裏有生命，那裏就有知覺，一位生物學家無法把生命像一件單獨存在的東西般地拿出來，讓我們摸或看見它，即或他能，我們也看不見。但是由於我們裏面的知覺，我們知道我們有生命，我們毫不懷疑我們是活的。

新生命也是一樣；雖然神所賜的生命不能拿，不能見，但必能叫我們察覺到。我們之所以知道新生命，因為隨同這生命，有一個新的知覺在我們裏面興起了。當人一重生，他就從神得到了新生命。他怎麼知道他得到了呢？我們中間任何一位怎麼會知道我們有新生命呢？我們是藉一個新的生命知覺而知道的，如果有生命就有這知覺，並且無論是向神或是向罪，這知覺自己就會很快地彰顯出來。如果我們犯罪，我們就痛苦，我們就會失去平安與喜樂。這就證明生命的存在。因為神的生命恨惡罪，在我們裏面對罪有一種新的知覺。如果一個人一直需要人指出他的罪來，否則他就不知道那是罪，那麼不管他多樂意聽從別人，我們會相當懷疑他究竟有沒有生命。

今天我們相當注重生命，但仍是不夠的；我們也該注重生命的知覺。一個活物若無知覺，生命的證據就很少。人若以為生命是抽象的，那是一種誤解；生命是具體的且是實在的。在人心中要就有新生命，要就沒有，而生命的知覺印證它的存在。這知覺不單在消極方面向罪，它也積極向神自己。聖靈與我們的靈同證我們是神的兒女──但不必告訴人這點，他們要就知道，要就不知道；若有神的生命，他們就能藉聖靈知道它。我很難過的說，好些人禱告時，在他們裏面既無罪的感覺，也無向神的愛。人只能形容他們的禱告是天使的禱告，因為在他們的禱告裏，沒有神兒女禱告的特徵。

如果個人的生命是真實的，那麼「身體」的生命也是一樣的真實，那些有生命的人，是與別人共有它的，而認識「身體」的人，都知道那生命的團體性質。因為「身體」不僅是一個原則或道理，它照樣也包含一種知覺。正像我們有新生命的知覺一樣，照樣我們若在身體裏面，也必定有身體的知覺。

有些人對待「身體」的態度，有如那些因基督徒的責任感而決心去愛仇敵的人，又像那些因不該說謊而不說謊的人。其實更重要的還不是我們說不說謊，而在於如果我們說謊，我們裏面受不了。基督教的基礎，並不在外面的規條。乃在於裏面對神的知覺和對罪的敏感。除非當我們不這樣作的時候，我們裏面覺得錯了，否則只想要根據「身體」的原則來生活，是沒有多大用處的。人告訴我們是一件事，自己看見是另一件事。知覺乃是內在的感覺，未經人告訴你就已經看見了。如果那進入我們心中神聖的光能賜給我們對神的知覺，以及得罪神的罪的知覺，同樣，它也能賜下對「身體」的知覺，以及得罪身體元首基督的行為的知覺。乃是從神來的光，使保羅裏面清楚認識了「身體」的知覺，叫他看見他是在耶穌的肢體身上敵擋了祂。若沒有從啟示和生命來的知覺，則一切都是虛空的。
【彼此相愛】現在我要來說明，「身體知覺」(就是對基督身體的感覺)的功能是如何作用的。它首先是在愛的事上顯明：「我們因為愛弟兄，就曉得是已經出死入生了」(約壹三14)。所有屬這「身體」的肢體，我們都愛；非常特別，任何人都無需等別人來告訴他，也不管他們有無想到，他們自然地就會愛。也許他們需要些鼓勵，但那不過是挑旺他們所已經有的。我記得一位朋友曾告訴過我，當他抱起頭一個孩子時，他的心就愛上了他，無需有人告訴他說，愛孩子是為父者的本分，他就是有愛。在身體上這不也同樣地真實麼？當你知道某人是基督徒時，不管他是甚麼人，是怎樣的一個弟兄，你豈不對他生發愛心麼？這就是「身體」的知覺。

遇到分裂，它也會有感覺。愛是主動而積極的，分裂是被動而消極的。對於那些真正發現「身體」意義的人，一切的分裂以及引起分裂的事，都是極端可恨的。他們找不出基督徒之間會有任何的分別，儘管許多人誇耀自己的宗派屬靈，但那些認識了基督身體的人，是不可能以此來誇耀的。宗派不管怎樣成為傳統或習慣，它很快就會被那些認識身體的人所棄絕。

再者，結黨和分門別類在今日的基督徒中間變得太平常了。也許有一個約有二十幾位信徒的團體，內中都是從靈而生，聚集在主面前。不久來了一位弟兄，馬上吸引了一些人跟從他，結成一個少數人的黨派。那並不是身體，也不能成為身體。如果我們真認識了在祂裏面的合一，我們裏頭豈不立刻會覺察出參與其間是錯誤的麼？如果沒有這個感覺，那就證明我們在主面前仍然很幼稚。如果我們看見了「身體」才是主所要的，那麼所有的分裂，不論是內在或外在的原因，都會變得可憎惡了，連起意製造分裂的念頭，都會叫我們裏面失去平安，並知道該快快停止。這是因為我們所得的生命，在其本能的知覺上，不許可這事。這個答覆就夠清楚了。

這不是道理，而是我們在基督裏交通的活的知覺，它是非常寶貴的。當生命進入我們裏面的那一刻，它就在我們裏面興起一種不斷擴大的、加深的、「有所屬」的感覺。我們不能再過一種利己自滿的基督徒生活，我的裏面那種蝴蝶一向「獨來獨往」的性情，早已被蜜蜂那種群居，不為自己只為整體的性情所取代。身體知覺的意思，就是說看見了我們在神面前的地位，不是孤立的個體，而是彼此作肢體。

個體和肢體不同，個體沒有甚麼特別的用處，不會產生職事，很容易被輕忽或嫌多餘，他們在或不在，並不會受到注意，即使在統計數字上也不會影響絲毫。但肢體卻不是這樣，他們在身體裏既不可消極被動，更不可袖手旁觀，因為沒有甚麼比旁觀的人更壞事。我們的服事是否顯在人前，是無關緊要的；我們必須能一直供應生命，這樣，我們一不在，人就會感覺出。我們不能說「我算不得甚麼」。當別人在聚會中盡肢體的功用，我們豈可如同客人一般。我們是祂的身體，並且各自作肢體，只有當所有的肢體都盡他們的功用時，生命才湧流。

因為萬有都是與生命，並生命的源頭緊緊相連的。頭是人肉身生命的源頭，你若傷了它，一切的行動，一切的配搭就終止了。一具無頭的軀幹既無生命，也無生命的知覺。作為基督的眾肢體，我們從祂接受了新的生命，但這新生命是「在子裏」的，這生命是不能離開祂而單獨存在的，只要有一刻與祂脫節，我們便沒有生命。我們知道，連我們與祂之間的一層陰影，都能阻礙這生命的流通。因為我們的生命是在祂裏面，在我們自己裏面是一無所有，有子的就有生命。

神並末告訴我們要持定肢體，乃是要「持定元首」，這是交通的路。因為基督不是分開的，祂乃是一。只要持定元首，自自然然的我們就會發現，在我們心裏湧出了愛來，能叫我們愛一切愛祂的人。

「一」是基督的，不是我們的。因為我們是祂的，因此我們是一。如果我們說，我們與一位弟兄有交通是因為我們喜歡他，這就是以自己為中心，破壞了那個一。雖然按我們天性對人的喜好會有差異，但若讓這個感覺影響到我們的交通，這就顯明交通的根基有了錯誤。再比方說，我們是否會為某位弟兄作了一些事，然後因他的忘恩而怪他呢？那是因為我們作這事還企圖得人的感恩，並非為基督的緣故──不是因為神先愛了我們。我們的動機錯了，因為我們缺少聯於元首。

我們若「持定」同作肢體的人，就必導致閉關的交通，但是在主身體裏，沒有這些東西的地位。如果一位基督徒只迷的喜歡與另一位交通，以致發展成一種不健康的形態，這樣要不了多久，必定產生黨派。因為「照肉體」的交通是在一個錯誤的根基上，最終只會導致不幸。當某兩個肢體在一起交通，彼此雖很投機，但卻排斥他人，我們就深感憂慮，因他們所表現的，絕非單純出於神的愛。「彼此相愛」該是在身體的範圍裏，以基督為中心，否則就是錯誤的。願主救我們脫離未經十字架的天性選擇，並且在這些事上幫助我們跟隨聖靈的帶領。

聖靈的膏抹是神給與在基督裏每一個嬰孩的恩賜(約壹二18~20，27)，當我們接受這位作元首的基督時，我們便接受了祂膏油的塗抹。若缺了它，那即證明我們尚未與主有真正的聯合呢(羅八9)！約翰告訴我們，即使是在基督裏為嬰孩的，都有這膏油在裏面塗抹，凡事引導我們認識聖靈的旨意。這就是說，不單有外面的聖經，也有裏面的教導。我這話是甚麼意思呢？讓我舉一個實在的例子：假定我想知道我該不該去香港一趟，我怎樣來決定這事呢？我要來找一節聖經麼？或聽聽朋友的意見？或者我專心思考該去或者不該去？不是，像我們曾多次說過的，我們生活的基礎不在「善與惡」，乃在於膏油的塗抹，~「聖靈在這件事上麼」？當我處理這事的時候，我的心是倒空的或是充滿的？這不是一個感覺或比較的問題，乃是心裏頭向神的求問：「聖靈見證這生命麼？祂在此是否給了我父喜悅的確據？」這是獨一可靠的試驗，因為我們所選擇的路，它本身也許完全正確，但是真正要緊的乃是聖靈是否向那條路有行動。

神兒女的生活就是這樣學習簡單柔順的倚靠、跟隨，許多的疑慮都要消失在神的同在裏，有時稍微未能順服裏面的恩膏，就會立刻失去與主之間甜美的交通，因為將心思放在靈上就是生命平安(羅八6)。

因為聖靈是一位，當祂兒女們這樣隨從靈而行時，就能一直活在與主的交通裏，因為身體只知道一條律：就是膏油的塗抹。在社會中，規條是好的，但在身體中卻不是。就舊約的字句而論，法利賽人可稱作基要派的，他們是靠字句來生活的；他們曉得所有的規條(也許有時我們也是這樣)。如果我們只有對於這些規條的知識，反而可能消滅了聖靈的聲音，像大數的掃羅一樣，那又有何益呢？掃羅知道律法，那是真的，但他對在天上的人子一無所知(徒七55~56)；並且消滅靈的感動，就是使我們這屬天的「人」的共同生命知覺窒息。與元首之間的關係受到傷害的情形，就像一個肢體的神經脫離它的最高中樞一樣可怕。若是這樣，立刻像掃羅一樣，我們將口吐威嚇兇殺的話。

掃羅交通的生命開始於他說：「主啊！我當作甚麼？」這就是祕訣。「持定元首」就是藉聖靈順服基督；跟隨聖靈就是在凡事上順服主耶穌。聖靈永遠不會勉強肢體來順服，但是那些活在恩膏裏的人，總是自動並樂意地順服基督。當他們這樣順服的時候，就發現了他們的一。哦！我們需要看見祂是主。―― 倪柝聲《基督的身體》
【詩歌欣賞】
誰能使我們与基督的愛隔絕呢？難道是患難么、是困苦么、是逼迫么、是飢餓么、是赤身露體么、是危險么、是刀劍么？然而靠著愛我們的主，在這一切的事上，已經得胜有余了。因為我深信無論是死、是生、是天使、是掌權的、是有能的、是現在的事、是將來的事、是高處的、是低處的、是別的受造之物，都不能叫我們与神的愛隔絕。這愛是在我們的主基督耶穌里的。 羅馬書八：卅五-卅九
因他活著
歌羅婭蓋瑟   威廉蓋瑟
1. 
神賜愛子， 他名叫耶穌， 他愛世人， 醫傷心者； 

又舍生命，使我罪得赦， 但那空墳卻能證明，救主活著。 

2. 
何等甘甜，靠耶穌基督， 他帶給我，滿足喜樂； 

更覺安慰，乃是我确信， 我能面對未來坎坷，因主活著。 

3.
 我有一天，會渡生命河， 人生苦難，一一攻克； 

藉主耶穌，戰胜了死亡， 我將看到他容耀光，見他活著。 

(副歌)

因他活著， 我能面對明天； 因他活著，不再懼怕。
我深知道-他掌管明天， 生命充滿了希望，只因他活著。
歌羅婭蓋瑟 (Gloria Gaither)和威廉蓋瑟 (William Gaither) 創作了許多优美的詩歌。這首歌寫于六十年代。威廉后來這樣回憶道：「那時正是六十年代末，在我們的國家（美國），毒品盛行，『神死』的理論風行一時。同時，『越戰』也激戰正酣。也就在那個時候，我們的小儿子快要誕生了。我記得我們當時在想：『天哪，怎么會在這時把孩子帶到這個世界？』我們為此事愁煩。最終，小儿子還是呱呱落地了。但是，當我們看到怀中的嬰儿時，心中卻不由生起一种自豪和甜蜜的感覺：『何等甘甜，靠耶穌基督，他帶給我，滿足喜樂。』那時我們也有了力量和平安：因基督活著，這個新生命能面對未來坎坷。于是，那句歌詞就這樣出來了：『因他活著，我能面對明天。』」（譯自《奇异恩典：366首圣詩故事》， Keith Odeck 著，1990） 

一路我蒙救主引領 (All the Way My Saviour Leads Me)

(一)    一路我蒙救主引領，      陳腐事物何必求？
        難道我還疑祂愛情，      畢生既由祂拯救？
        神聖安慰、屬天生活  ，  憑信我可從祂得；
        我深知道凡事臨我，      祂有美意不必測。
(二)    一路我蒙救主引領，      鼓勵我走每步路；
        供我靈糧，長我生命  ，  幫助我歷每次苦。
        旅程雖然力不能支，      心、靈雖然渴難當，
        看哪！面前就是磐石  ，  喜樂活泉可來嘗。
(三)    一路我蒙救主引領，      哦，主大愛何豐滿，
        不久我到父的懷中，      得享應許的平安。
        我靈披上榮耀身軀，      飛入無夜光明處，
我要永遠唱此佳句，      蒙祂引領我一路。
─《詩歌選集》第575首；《聖徒詩歌》第471首
這是芬尼‧克羅斯比(FannyCrosby，1820~1915)所寫的最好的詩歌之一，最能代表她一生的經歷，和她詩歌突出的特點。由於一位鄉下醫生不適當的診治，致於出生後第六個月即雙目失明。她雖遭遇到這樣的不幸，卻成了一位靈命極其豐富、被神所重用的盲眼詩人。她所寫的詩歌不下二千多首，其中不少詩詞極為優美，為千萬聖徒所寶貴。
芬尼女士生在一個貧苦的家庭中，她的父母都是敬虔的基督徒，特別是她的祖母，乃是一位非常愛主、且又相當認識主的姊妹。芬尼從小就喜歡坐在祖母的膝蓋上，聽她講有關神的種種故事，如：造物的奇妙和美麗、救主捨命的大愛，和聖經人物的事蹟等。不知不覺受到她祖母的教育與灌輸，小小的心靈裏喜歡親近神，與祂有親密的交通。
芬尼女士從小就有寫詩的天才，八歲即開始寫詩，但因家貧，不能進盲人學校讀書，她便把心中想受教育的願望向神禱告，相信神必定會為她開路。果然，不久有一天，一個陌生人從波士頓到她的家鄉來考察，看見她所寫的詩，覺得非常的驚訝，因此樂意幫助她進入一所盲人學校。她在那裏，以大部分的時間研究音樂和文學；畢業以後，留校教書有十一年之久。後嫁與盲人音樂師阿爾斯丁(Alstyne)，終身大半時間服務盲童。
芬尼女士雖然肉眼瞎了，但她的心眼卻非常明亮，因此她的靈命造詣極深。她一生雖然飽嘗痛苦，但她的一舉一動，和她所寫的詩歌，卻能給人極大的安慰。有時她獨坐在那裏，有些人從她身邊走過，她就伸手摸摸他們，或者親一親他們的臉頰。凡是和她接觸過的人都說，她給他們的感動，聖靈藉她所流出來的膏油，是他們一生所不能忘記的。許多冷淡的基督徒，只要被芬尼用手一接觸、一撫摸，就會站在那裏流淚，主的愛在他們心中如死灰復燃，使他們得著復興。
當她八十歲時，曾著《自述》一書，敘述她盲眼的經過和感受，書中記著說：「當我生下來纔六個月的時候，有一天偶然感冒，以致眼睛發紅，不巧我的家庭醫生又不在家，便去請了一位大夫來診治。他給我開上藥方，叫我貼上一帖很熱的膏藥，結果是我的眼睛完全失明了。那位大夫獲悉我的遭遇之後，便逃之夭夭，此後再也見不著他。...但我活到現在，從來沒有一刻懷恨過那位大夫，因我知道，慈愛的神藉此將我分別為聖，直到如今，使我還能有機會事奉祂。」
    就是這樣的背景和經歷，使她能寫出這首甜美的詩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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